














余华小说中滑稽人物形象类型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对话

余华小说中滑稽人物形象类型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对话

阮氏梅橙 阮氏怀秋∗

摘 要： 余华小说中塑造的滑稽人物形象类型是作家与中华传

统文化若干命题进行对话的独特艺术手段之一。通过对这种人物形

象类型的讽刺、谐谑、黑幽默等几种样式的研究，可以集中展现作

家反省人类和现实社会的精神， 并由此肯定余华在思想和艺术上对

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

关键词：余华 人物形象 喜剧小说 中国当代文学

一 引论

作为笔力深厚的作家，经过四十年的创作实践， 余华在中国当代文学

的多色彩画面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他的作品不仅生动地反映了时代思想

的变化，而且还反映了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面貌变化。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余华小说的陆续出版呈现出作家进行创作转向和寻找独特创作 路

径的意图。滑稽人物形象表现出作家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认识和评价形 式

，作家可以通过塑造这种人物类型发现人生的悲剧和喜剧。这种人物形 象

类型在余华创作后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说明他此时对现实社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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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创作初期更温和一些，没那么紧张。在坚持思想和笔法现代性，以及其

一直存有的文化重构意识的基础上， 余华以滑稽人物形象与中华传统文化

命题进行对话，同时对那些命题表达其不信任的态度。 “ 滑稽” 这个术语

有悠久的历史，其在早期就有谐谑、捉弄、灵活等丰富的含义。在这里我

们使用广义的 “ 滑稽”，它是包含谐谑、讽刺、讥刺、打击等多种色彩的 “

笑声”。“ 滑稽” 的 “ 笑声” 使我们能以民主、辩证、多元和非规范的视 野

接近现实生活，而不是理想化、想象化现实生活。就文学创作而言，滑 稽

精神很重要，因为它是乐观精神的表现，是站在丑恶之上而对其讽刺的 态

度；是建构崇高审美理想的能力。

笑声被认为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除了智慧和心灵生活，人类还可以以

笑声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余华作品中滑稽类型的人物属于不同的社会阶

层，其共同点是都被放在日常生活之中进行塑造， 因为只有在日常生活之

中，他们不好的习惯、异疾和谐谑性才能被明显地揭开。这就是滑稽人物

形象与悲剧人物形象的区分———悲剧人物形象一般都被放在特殊的场所和

时间来塑造。 滑稽人物在塑造时经常被放大其性格的一种表现， 同时其性

格的其他表现会被忽略， 使之呈现出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有点不相似的形

象。 余华小说中的滑稽精神是中华传统滑稽文学脉络和西方后现代的怀疑

精神及新时代消除神圣的精神的融合，因此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二 研究内容

（一）滑稽人物形象与人的劣根性的揭开

在余华小说中，读者经常遇到带有讽刺性的人物和捉弄其落后、丑

恶、俗气的一面后的笑声。这种人物样式使作家能揭开人的劣根性， 揭开

中华文化历史中的各种虚伪。在这种意义上，余华值得被誉为鲁迅精神最

有代表性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余华的讽刺性人物形象表现出深刻的反省意

识，作者看透了人的弱点、人类的 “劣根性”，指出那只是一种口号、一种

装饰而已。

在 《兄弟》的滑稽人物世界中，李光头是中心主角。这个主角的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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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是：淫荡和 “ 不倒翁”。李光头能适应任何环境，利用社会的特点把

亏折变成有利润，把灾祸变成战绩。社会的禁忌使他在 “ 林红屁股” 的那

场买卖中获得很大的利润， 在一年中能吃上本镇中所有男人的五十六碗三

鲜面。 而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过分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又与李光头的淫荡

和 “ 不倒翁” 同谋，他如鱼得水一般顺利，从一个无廉耻的人变成主宰的

人物。 李光头是综合矛盾的人物形象： 从被人们诽谤的人变成被称颂的

人； 吸收过去黑暗的力量以在青天白日的现在发光的人； 在肮脏场所中变

成众人渴望的皇帝， 一个捡垃圾的人变成百万富翁； 跟数百女人过夜的淫

荡者却一直渴望拥有贞洁的女人并成为 “ 纯洁爱情和充满热血” 的象征。尤

其是在小说开头和结尾中李光头坐在一个有名的镀金马桶上对现存生活 感

慨思考的情节，最集中地表达出这个人物形象的怪诞。他坐在马桶上，像

坐在皇位上一样严肃地思考哲学的若干问题。

在 《兄弟》的奇异世界中，李光头是中心，围绕他的是与他一样奇异和

怪诞的人。这个群体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是奴隶的屈服的性格；第二是

“不倒翁” 本质，容易适应于环境。这两种特点其实是反抗和缺乏争斗以

改变环境能力的两面。可笑的是，虽然完全被动于环境，但他们又非常相

信自己已经主动适应于环境。正是因为容易屈服于环境，所以 《兄弟》中

的人物群体好像被程序化了，像一台机械一样。 “ 文革” 发生的时候刘镇

人在大街上游行 “ 大狗小狗似的喊叫和唱歌，他们喊着革命的口号，唱着

革命的歌曲” ①。这种场面令人难以禁笑。在这个轰动的群体中，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口号。童铁匠雄浑地高举铁锤喊道： “ 要做一个见义勇为的革命

铁匠。” ② 余拔牙高举拔牙钳子，呼喊独一无二的闹革命方法：“ 要拔掉阶

级敌人的好牙。” ③ 张裁缝也提高自己的宗旨： “ 见到阶级兄弟阶级姐妹要

做出世界上最新最美的衣服”，给阶级敌人要做出 “最破最烂的裹尸布”。④

雄厚的 “ 革命队伍” 中，卖冰棍的王老头也许是占到最大的便宜的

人，因为他卖 “永不融化的革命冰棍”，每个冰棍都是 “一张革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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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买他的冰棍谁是阶级兄弟，谁不买他的冰棍谁是阶级敌人。相反，关剪

刀父子又最困难地给自己创作 “ 标语”： “ 手举两把剪刀喊叫着 ‘ 要做两个

锋芒毕露的革命剪刀，见到阶级敌人就要剪掉他们的吊 ’ 。”① 他们充满 “

革命热情”，逢迎那些口号，但从未忘记自己目前的利益。尽管他们都真 心

或者努力表现出兴奋的样子，集合在共同的 “ 革命” 口号之下。不过就 在

那些表面上无害的口号下，他们慢慢沉溺于充满血腥味的拷问、抹杀、打

斗之中。他们在呼喊自己的口号的时候，缺乏分析的脑子充满兴奋和愚 昧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也会被溺死在那条 “革命” 洪流之中。

19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 （N. Chernyshevsky）曾经肯定： “喜剧是被自

己骄傲地认为有真正的内容和意义覆盖的无意义和空白。” ② 余华小说中的

滑稽人物形象就是无意义的、非理的本质和夸张、虚伪的形式之间的完美

结合。余华以敏锐的笑声揭开中华文化的空洞的一面和现代人的劣根性。

（二）滑稽人物形象对传统文化中一些象征的神圣性的化解

余华小说中更多的是谐谑性的人物形象，即笑声中有耍笑、开心、善

意、积极的色彩。这种滑稽人物形象有严肃和可笑两个方面。就 “ 游戏规

则” 而言，谐谑性的人物有 “ 可笑面具中藏着庄严”的特性，因此其 “复杂

性有真正的内容，严肃性是真的，其本质有了哲理性” ③。因为是充满善 意

的笑声，所以这种人物表达的是作者的乐观和包容精神。每次这种谐谑的 笑

声碰到谁，谁就被拉进来，导致崇高和卑污、神圣和俗气之间的边界被模 糊

化。因此，这是余华用来化解中华文化中的几个象征的神圣性的笑声。

天真烂漫的儿童是余华谐谑人物形象的特殊类型。 好像他的所有小说

中都有那种年龄小的人物形象。小说 《兄弟》中李光头和宋钢是独特的一

对人物。两个没有共同血统，性格完全对立，一直互相依赖，形成平行人

物类型。他们曾经一起笑一起哭，经过儿童时候的患难，他们的天真令人

们多次笑起来。那是他们在父母游行式的婚礼———悲喜剧中变成不得已的

① 余华：《兄弟》，第 71页。

② 〔捷〕米兰 ·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越〕 元玉译，越南通信文化出版社，2001，第

42页。

③ 〔越〕赖源恩：《150个文学术语》，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1999，第 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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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 那是他们快乐地以为已经掌握好父亲拉腿的秘诀， 但最后被比他们

大的小孩踢得摔倒等。和宋钢、李光头兄弟一样的还有 《许三观卖血记》

中的一乐、二乐、三乐三兄弟， 《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孙光明、

国庆等。他们都活在自己的儿童世界和自己的思考、想象和行为里。他们

可以笑起来， 同时他们在包括最悲惨的情况在内的任何情况下都能令读者

笑起来。 他们带来的笑声使读者在紧张阅读的过程中觉得放松一些。 他们

心灵的天真、纯洁是光点，营造出余华每部小说的诗意。尤其是，儿童人

物对立于人生的黑暗、成人世界的恶毒和阴谋，因此，他们带来的谐谑笑

声也是对自己本来认为是前辈、真理、榜样的成人世界的否定。塑造谐谑

性的人物形象是作家对现实生活表达包容态度的方式。 这种包容精神使余

华小说中的滑稽人物形象有了双重性， 有时候他们不再是评价是非、 对

错、好坏的对象了。如果讽刺性人物带来的笑声可以产生在单值世界中，

带有双重性的谐谑笑声就只能产生在多值世界中， 其中任何人、 任何东西

都可以成为笑的对象———那种没有褒贬， 没有赞同和反对的笑声。 余华也

用这种视野看待人物的性本能。 那些人物一旦被或者自己废除其性本能就

会失去人的天真， 那时候他们跟木偶没有什么差别。 但当他们带着自己的

本能继续活下去时，就变得非常活泼。 《在细雨中呼喊》中，像妻子在被

一对麻雀的本能行为诱惑时充满吸引力一样， 丈夫的生动时刻就是其脱离

白日道貌、庄重的外表以诚实于自己本能和 “ 非常快” 的动作的新婚夜 里

。另外，余华小说中也有不少被本能力量调遣的人物。 《兄弟》中对性 的

渴望已经不少次把刘山峰、李光头父子和刘镇数不清的男人推向公共卫 生

间的粪坑下头。或者 《在细雨中呼喊》中每个夜里孙光林在发现从自己 的

身体里流出什么东西的时候，虽然很害怕，但对自己的害怕、害羞和愤 怒

也屈服于生理诱惑，他的意志完全被打败，他在不知不觉间多次重复那 种

欢乐的颤抖。也许，干燥的理智不能控制生动的生活，或者性的本能实 际

上也是属于人本质的一种价值，它本身不受好坏的评判。这里性欲的出 现

既是人的根本的庸俗，又是恐怖的力量和无意义的底线。在谐谑视野 下

，余华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或者不可能 “ 克己复礼”，理智不再是克制 自

己、制约欲望的可信的靠山。这里没有评判，没有偏见，只有非理性的 生

活习惯，和充满本能性、完全脱离中华千年历史营造出的道德规范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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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遮掩的活着之人。

《在细雨中呼喊》 中以记忆陆续重叠联系起来的数十个人物中， 孙有

元独一无二的、奇异的行为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被 “父亲虚伪的

英雄气概” 欺骗的儿子， 也是把父亲做石桥工作遇到的最大的惨祸变成自

己人生当中最辉煌也是唯一的辉煌时刻的儿子。因此，虽然他已经否定自

己的父亲，超越自己的父亲，但是，落入悲惨境遇的时候，他又带着父亲

的尸体跑到城市，打算把父亲的尸体押到当铺；虽然不断向肩膀上的死尸

说对不起，但他还是以死尸作为武器打架，打得死尸的头都歪曲了，花了

好长时间才修好。 轮到自己， 每次吃饭的时候孙有元都被自己的儿子教训

并被视为家里人中的废人，因此他要不择手段寻找饭吃。后来，孙有元的

儿子孙广材又被自己的儿子剪掉耳朵。 孙家的历史就是后代对前一代的连

续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中神圣的父亲形象因此被化解，被讽刺。这种对父

亲的不孝行为已经成为颠覆传统的一种象征， 也颠覆了千年文化生命的权

威。这就是对思想中僵硬信条的颠覆行为，是给人带来最后解脱的行为。

在余华小说中，从天真的宋钢、国庆小孩到多谋的老头孙有元，从性

本能的故事到儿子对父亲的对待等， 所有的一切都融化于人物形象带来的

谐谑而充满意味的笑声。 这种人物样式使中华文化中的一些神圣象征变得

亲切，甚至平庸。这种人物带来的笑声再一次肯定了巴赫金的观念： “ 笑

声表达笔者的一种心态：从容，安然，自信，不害怕于任何东西，不过分

尊敬任何东西……笑声有把事物拉近来以容易观察， 容易摸到和分析的力

量。 只有笑的主体平等， 甚至站在比被笑对象更高的位置才能笑得出

来。” ① 余华小说中的滑稽人物形象因此带来化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神圣和

化解思想中的大叙事的笑声。

（三）滑稽人物形象对与 “ 尊卑秩序” 的世界对立的非理性、混乱

世界的呈现

黑幽默人物形象是余华小说中滑稽人物形象的第三种样式。这种样式

① 〔苏〕米哈伊尔· 巴赫金：《小说诗学和理论》， 〔越〕范永居译，阮攸写作学校，1992，

第 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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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滑稽要素和恐怖要素、 喜剧意味和悲剧意味相结合营造出来的。 如果

谐谑性人物带来了轻松、包容的笑声，那么黑幽默人物就带来了无力和酸

涩的笑声。 人物的搞笑话语和行为不再是减少悲剧色彩的叙事战略， 而是

对人物进退两难情形的表现， 情势的荒诞和悲剧意味更加明显。 黑幽默人

物本来是余华 “ 先锋” 短篇小说中的特殊人物样式，却在长篇小说中更加

发挥出艺术的力量。余华通过这种人物样式呈现出非理性、混乱、没有价

值标准的世界，这种世界完全对立于 “ 尊卑秩序”，对立于我军和敌手、黑

和白、对和错分明的世界。

诙谐是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对付人生不合理的一种反应。 在世界进入暧

昧可怕的状态的时候，所有的价值都有双重性，所有的情势都不可解，人

们都不能分清善恶、好坏，他们只能倾听本体的声音，倾听促进生存渴望

的声音。《在细雨中呼喊》中刘小青的哥哥和 《活着》中的春生这两个青

年人曾经以谐谑的方式面对不可对抗之死亡。刘小青的哥哥跟着 “ 知识分

子下乡” 运动最后一次回到乡下，在生命一直被威胁的地方，他还努力叫

一个小男孩靠近看自己的屁股是否被擦破， 然后嘻嘻笑起来， 轻轻地放

屁， 最后慢慢走进永恒的死亡。 他接受死亡的方式就是以自己的最后呼吸

再现年轻的调皮和谐谑。而被抓去当兵，每天都要看同队之死亡，一直等

待死神点名之日的春生一直在害怕。但是他只要一日还活在战场上，就一

日寻找生存的机会。在争夺救助食品的那次，春生非常聪明地不夺取包子

而夺取同队的橡胶鞋子， 那样即使被踩得破头也可以把它当成柴来做饭。

这两个人物都要面对非常不合理的环境， 他们知道自己即将走进死亡之

地，却不是为了任何神圣目的，而只是他们没有其他办法。他们没有受到

理想的促进， 没有体现自己的渴望， 没有爱国心的动力……他们只意识到

自己的情况是 “ 没有人能逃避”。春生甚至在参加军队的过程中从未跟敌

人对抗，拉着大炮而从未开炮，不知道自己被包围的地方是哪里。最后，

他从未关心战争的情势，而只关心自己的肚子， 这种可笑的不合理使人物

只好酸涩地笑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进， 余华小说中的人物越来越坚强， 他们以民间嘲笑的

力量来抵抗人生的不公平和不合理。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不再以

薄弱的活力对人生笑起来，或者让自己在无意义中缩小，而以谐谑和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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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方式陆续超越人生的困境。 在一场饥饿中全家要喝很多天稀玉米汤，

而许三观已经用嘴给了家里每个成员一种好吃的， 和他们一起用耳朵来满

意地享受。 小孩们的争取、 妒忌和许三观对想象的饭菜的细心或者唠叨都

使读者不禁地笑起来。 不过这笑声的背后是对许家环境的无力。 不仅如

此， 许三观还要面对不合理的案件， 这案件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判官，

自己的任何话语和行为都会成为犯罪的证据， 同时任何罪犯都不可能为自

己辩护，虽然知道那种犯罪行为不是自己的，但不可不承认。“ 文革” 期

间，在 “ 法院没有了，警察也没有了，这年月最多的就是罪名” ① 的时代，

许三观已经见证了许多人突然 “ 被吊在了树上、有人被关进了牛棚、有人

被活活打死” ②。所以在妻子许玉兰受批斗时，虽然许三观知道妻子的 “ 妓

女” 罪名是极为不合理的，但没有抵抗。这是家里人对许玉兰进行的一场

悲剧与喜剧混合的批斗。 在这个奇怪的批斗的时代， 面对已经详细呈报自

己 “ 做妓女” 罪名的诚实的许玉兰，面对天真的做 “ 革命群众” 的三个儿

子 （听供词的时候一直睁开眼睛，定罪的时候嘴半开了而结结巴巴说不出

来）， 许三观作为严厉的法官给许玉兰定罪。 许三观这样做是为了既遵守

没有法律的社会的法律，又为妻子辩护，同时让小孩们正确地理解他们的

母亲。 许三观的假装严厉和家里每个成员的真实严肃的结合让这场断案更

加荒唐和可笑。 这样下去， 许三观和家里人也算共同经历过人生的非理和

灾殃。不过，从未对生活表达不平的态度，只会暗暗容忍，顺着生活河流

而漂的许三观最后得出一个 “ 真理”： “ 这就叫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

比眉毛长。” ③ 那是对不公平的不平，但也是无力于不公平的酸涩笑声。跟

其他人物相比，许三观对生活有了更主动的态度。但说到底，那不是斗争

的主动，而是忍受的主动———对人生非理本质的忍受。

明显的是，到了许三观这个人物，余华小说中的笑声已经成为不仅帮

助人物面对而且还帮助人物超越生活中苦难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它成

为人物加入自己曲折人生的车轮的润滑剂。这也算是人们在面对人生苦难

①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作家出版社，2011，第 163页。

②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第 162  页。

③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第 4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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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用来保护自己并可以对其进行抵抗的方式。米兰· 昆德拉的 《庆祝

无意义》中一个人物曾经说过 “ 别把人生视为严肃的” 这样一句充满哲理

色彩的话。 这也是余华小说中的人物们用来抵抗非理的世界的态度。 正因

如此， 虽然余华小说中的人物要面对和超越不少困难， 但是不能把他们称

为 “ 英雄人物”， 恰恰相反，他们就是 “ 反英雄人物”。他们战斗的时候没

有崇高理想的助力，也没有任何高尚的目的。

对于黑幽默的人物而言，喜剧不使悲剧更轻松，恰恰相反，它剥夺受

难人的最后安慰， 这使悲剧拥有崇高的可能性。 捷克作家米兰 · 昆德拉曾

经做过一个比较： “ 给我们营造出人的高贵是悲剧安慰人们的方式。喜剧

更恶毒，它残忍地揭开给我们所有的无意义。” ① 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带

来的黑幽默说明了人生中可怕的非理。读他的作品，我们对他表现悲剧的

方式很惊讶， “ 他用喜剧的形式来表达悲剧的内容，用平和的承受、近乎

逆来顺受的态度来体味地狱的苦难” ②。这种做法已经最大化了人物的悲剧

身份。作为 “悲惨叙事” 风格的作家，余华在 20世纪 80年代通过短篇小 说

揭开人生的非理面貌。但是前一个时期创作中的黑幽默人物被抹掉人性 并

奇异地出现，他们甚至是怪诞的；后一个时期创作中的黑幽默人物倒是 平

易、亲切，他们也许是这个生活中每天面对困难的任何人。

三 结语

余华小说中滑稽人物形象的多色彩，尤其是悲喜灵活结合的特色，营

造出人物世界的多样和新奇。 余华为了走向高尚价值而以笑声揭开人的劣

根性部分，这是对中华嘲笑文学传统的继承，而余华以谐谑消解一些文化

象征神圣色彩而带来的笑声和黑幽默对生活不合理性发出的酸涩笑声又是

受西方文学现代思潮的影响，这也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 这种笑声

给人物们力量，帮他们抵抗生活的困难，使他们没有像池莉的 《烦恼人

生》中的印家厚和 《太阳出世》中的赵胜天或者刘震云 《一地鸡毛》中

① 〔捷〕米兰·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越〕元玉译，第 136页。

② 洪治纲编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 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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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林等人物一样被日常生活的烦琐压住。 特别是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没有

像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痛苦地寻找改变及改造生活环境， 没有像卢新华

的 《伤痕》和张贤亮的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人物们一样痛苦地渴望

改变身份；而是努力适应和忍受人生的非理性质， 并把它们视为生活的一

个属性。 因此， 我们认为， 人物们暗暗忍受的背后是对新时代信任与信念

的破裂和对人类的文明和秩序的不信任。

不同于卡夫卡、路伊吉· 皮兰德娄、莫言作品中的人物，余华小说中

的人物虽然有荒诞色彩，被放大和变形，但没有幻想和怪诞；而且他们还

穿着日常生活的衣服，活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的生活中也许还隐藏着不

少怪异的现象，只是我们还没有认出而已，所以面对余华画出的变样肖

像，我们不得不吓了一跳，因为他已经画出既真实又诡诞的奇异的现实。

跟 20世纪 80年代的短篇小说相比，余华后来的小说中荒诞色彩少得多，但

他始终还坚持于思想中，于对现实的看法中保持现代性。那是充满反 省

、开拓和发现人类生活中异常的视野。

跟以前纯黑暗的世界相比， 滑稽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余华创作过程中的

新发展。它表现出作家和现实的新关系：作家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

缓和很多。因此，余华可以站在现实中平静地观察、体验并与它笑起来。

也是因为如此， 他的人物和他讲的故事变得更加亲切， 他对现实的视角变

得更加敏锐。 滑稽品质已经成为余华小说中人物的塑造理念， 并成为文本

建构活动中的一种艺术思维， 同时也是作者控制故事演变的手段。 这也是

作家释放创作能量的方式， 这种方式让作家的概括和现实生活的距离缩小

并使作家获得艺术创作的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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